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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有气韵品自 高

一 6*

晏

鬓

卯
国在大陆的历史并不长， 从四回厢 12拥

孙中山以 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

国第一

任临时大总统 。 次年元旦 ， 他宣誓就职 ，

宣告中华民国成立。满打满算 。

－－首尾也只有 租个

年头 ， 这其中虽然迭遭战乱。 灾乞－

． 饥谨 、 夭地

人之变数频仍。－ 所谓生灵涂炭 ，_

－属不聊生 ， 兵连

祸结亏云 ， ＿ 是新时代对过去＞个时代的盖棺之论：

r
－ 文学对既往的书垮 。 与历史教科书的臧否扬

抑 。＿着眼点不凤； －文学对人物的书写 。 ＿ 尤看重的

并非其端正的思想 、
一标准照似的行止 ， ＿ 顾圈陋大

时代活语造忘的栩栩如生的个性＿领园图囵图韵

俯柳自由。－

＿我行我紊。
＿痹好不遮、 ＿ 胸臆无碍的商

巳，其实仕何时代都有、－：不过。 ＿

。大肘代的火幸

轰轰隆隆过后＿,＿
路边的野菊花狗尾巴草之类。 要

么零落、要么被遗弃与遗忘的居多、这也是已故

作家汪普棋徊叶年代发表 －谚诫沁付淖纪事》

等小虬肩在勾沉扶奇的动札 ＿ 较之～本正垒伪

文学教科书似的人物评介、类似 －《受戒X中青春

燥动的小和尚 ， 既非英雄， 亦非败类

性情人物尹 。不为其小而色涤暗褪、招皮



霎

--

衅偕

其铺垫丫人性的诚蓉 、 踏实和温馨 ， 成为文学是人学的生动注解 。

、 香港作家董桥偏爱 ，‘

旧时月色
”

， 喜说 自 己是
‘

谴民
””

。 蝶蝶不

休地回顾
‘“

上、代的事
”

、 不是他胶柱鼓瑟 ， 心存代沟 。
，
反之 ，

“

我

相信每～代都有不少带着气韵的人
”

。 董桥只不过熟悉与心仪他同

时代或上
一

代。 L几代
“

带着气韵的人
” ’

。 所以他近年在香港牛津

大学出版社每年一本的散文随笔 ， 皆是给带着气韵的人做的小传 。

名气大至宋美龄 、 张学良 、 顾维钧 ， 小则如隔壁阿伯阿婆 ， 长则两

三千宇 。 短则三五百言 ， 铁线银勾 ． 神情如绘、 他景仰的大碗家壬

世襄 ，

‘

堤放鸽家 ， 是斗虫家 ， 是驯鹰家 ， 是养狗家 ， 是摔跤氛

是火绘家 ， 是烹钎家 ， 是美食家 ， 是书法家 ， 是诗词家 ， 是美术史

家， 是文物鉴定家 ， 是民俗学家 ， 是漆器家 。 是明式家具家 ， 是中

国古典音乐史家 ， 是中 园第一玩家 。

”

王世襄抗战胜利以后 ， 为国

家收回 了上千件重要文物 ，
1952 年 ，

"‘

三r
’

时期却成了重点审查

对象 ， 最终戴上了手铐和脚镣 ， 理由 言之凿凿而不容置辩 ：

‘

届民

党没有不贪污的 ， 你是国民党派出来的接收文物大员 。 岂有不贪污

之理 ／
?

_ _

_

-

＿王世襄的遭际 。 让我联想到另一个性情中人的大玩家张伯驹 。

曰
－

?. �D ? �D 、 － ， ? 。 一
一

张伯驹是袁世凯时期大官僚张镇芳的几子 、 好围棋 ， 喜京剧 ，

擅书法 ， 尤精收藏 ，

一生阅历收藏国宝级典藏无数 。 譬如陆机的

h复帖X是花了 4 万大洋从博心舍手里买回 的 ， 博心舍的开价是

砌万大洋 。 还有展子虔的 《游春图入 李 白 的 今上阳台帖入 杜牧

的 《张好好诗＼ 唐寅的 《蜀官妓图》 等 ， 章治和写道 ， 张伯驹看

中一幅宇画 ， 见妻子潘素没答应 ，

" ‘

先说了两句 ， 接着索性躺倒在

地。任潘素怎么拉 ， 怎么哄 ， 也不起来 。 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 ； 拿

出＞件首饰换钱买画 。 有了这句 ， 张伯驹才翻身爬起 ， 用手拍拍沾

在身大的泥土 冒 盲己 回屋睡觉去了 。
’： 章冶和评价传主 ， 是以优游

态度。 ＿

闲逸情调 。
’

＿仗义作风和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立意

仓。 对抗政治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 。 张伯驹在 自 己的书画录里

写兀二句n,t-－ 、

“

予所收藏 ， 不必终予身 。 为子有 ， 但使永存吾



蚕

貉

于印干甲回回子回回一 问 － 甲甲问回回甲
一

回回回问卜甲匠雀
－ 就是这么＞个散尽千金收国宝再献国家的民国翩翩大公子 。

、 也

没逃过 1卿 年的反右、、兜庄年住北大医院囵级别不够 ， 不能住单

一

、 气韵是性情 ， 也是格调 。
－ 是迂阔 －

， 也是散淡 。 是教养， 也是 回回隧

。 二汪曾棋回忆 ，＿ 金岳霖
～生未娶＞林徽因死后 ， ＿有一年 ， ＿ 金先生

袖鲸饭店请了～次客 、

－

老朋友收到通知 ，

－

都纳闷 。 岩金为什么请

割 到了之后 。 金先生才宣布 ：

"“

今天是徽因的生比
”"
-

.

－

。

－

－ 。

情调之旧 、 缅怀之深 ， 上真要令今 q之众拍拖男女羡煞夏 ，

-

－

叫

_

’

黄苗子回忆四十年代末在沈阳 义东北画报》 工作的老木刻家沃

查 ，

一

月出 门 ／
－三个画家坐在一部吉普车上。 袄查坐在司机旁边 ，

不久便呼呼大风
＿。
车子却开不动人、 ＿

司机以为车子机件出了毛病。

下车检查了半夭 。 没发现问题 。＿ 上车坐口原位、 惊醒了沃查、
－司机

二点火． 车子便发动能走了＞不久沃查又睡眷。车子又开不动 。 司

机又下车检查 。 还是发现不了毛病。司机和后座大骂车子有鬼 ， 惊

醒了沃查 ，
、 他也帮着东张西望，

、
－车子又开行了杀于是司机就留心到

沃查。 当他第三次入睡时 ，

,

-

开不动了 卜 �D -- ，

。

混炖初开 ， ＿

一派老天真

才看出他把脚死死踏在副刹车上。
－

－无怪

英 －

董桥写录上海名画家名诗人名美人周炼霞轶闻。
＿

.

"‘

文革
’

时期

被造反派翻出她著名诗句 ：

“

但得两。乙相照 。

－无灯无月无妨。

’

7 硬斥

她只要光明不要黑暗 ， ＿ 打伤了她一只眼晴 ，
－ 终身半瞎 。 她借屈原句

雕

吩
了一枚闲章 。

“‘

目吵吵兮愁余
”

。 董桥叹曰＞/
‘

真是可歌可泣 箩
上面所录皆真人真事 。 也是沧海～粟茸士会 、 －

_

正是一种开始膝陇后趋明亮强烈的想法。 我在

渺
贝多年前／－开

郧
情调立传 ，

＼十本 肋 余万罕的 《前尘入 当然不同上而提及的散如

随笔与入物传记／它是小说家言。 但心绪与前辈作家相若回n圈回

周



～《务矛

蕴

-- 兹 ---- 隆

既往“碘美好的人物 ， 情怀与故事、尽管本苯悲情与遗吧随

大对代的播迁而如同到处勃兴的建筑工地那样 ， 随垃圾一道倒掉与

。
＿

. _
＿用小说立此存脱 相比散文传记

－

, ＿

或可更从容舒展＞些。 比较

散文传记、它失去的部分真实住 。 需栗用钉谰纨视入卓深迭的

思想，更绵密的情感和更涤入肌理的文宇理辑未追零 。 携、⋯

中短篇陆续发表于妊海文学＼ 创【京文学汐归蹿》 冬刊 、 待到

结集、＿

－ 苦于对那＞代情怀物事缠绕的各见性情的人物的定义。， 直到

看见董桥二富妥＞代人的气娜、 遂憬然认同玲； 、 ～（一、’。
～

。

＿

。 为带着气韵。 率见性情／不畏流言 ＜。

度立存照 。 ＿ 是 榆卦伪主题叁有气凯

直会成为我们人主之旅的不可或缺～
-

-

-

"

臃二入父麾

尤其在ler个变数频仍 、
．
喧间浮嚣的时代童 ----

菱黛绪蠢甥溅父黛驾野麓缀耪磁鳝纵 《葱篷

-- 一

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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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家三侍女 ， 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 。

尤其是方太太看见老二方卫征对舒云有些意思的时候 ，
。 乙里头

的这个想法就如 阳春三月 的插柳 ， 很容易地生根发芽了 。

晚饭后 ， 水秀撤了残汤剩饭 。 精细的方太太瞥见她在端那碗酱

肘子浓汁时 ， 企图不露声色地嗅了两嗅 。 待她出去以后 ， 方太太对

方先生说 ：

“

身子都胖圆 了 ， 还贪嘴 ！ 魏老婆子同她洗了 回澡 ， 神

经兮兮地回来跑来同我讲 ， 怕水秀肚子出 问题了 ， 腰腹滚滚圆 ，
?

对胸脯子像气球吹起的一般大 。

”

见方先生蹩了蹩眉头 ， 方太太又

觉得不该说得如此细致 ， 叹道 ：

“

她三人里头 ， 只水秀小一岁 ， 却

也吃 19 的饭了 。

”

方先生吸足了一筒水烟后才说 ：

“

我晓得你的意思 ， 不过我们

方家是知情知义人家 ， 从曾祖起 ， 在城内外方圆数十里就是有好 口

碑的 ， 所以打发她三人也不能太随便 ， 尤其丽珠 ， 说到底我和她母

亲还是不出五服的表兄妹呢 ， 更不可以太草率的 。

”

方太太随即点点头 ：

“

丽珠这姑娘心胜高 ， 也有文墨底子 ， 只

可惜命相太苦 。

”

方先生说 ， 三个姑娘里头 ， 最敏慧的怕要属舒云 了 。 进得方家

门槛的时候 ，
一个字不识 。 那阵子丽珠教他长孙非非写写算算 ， 舒

云抽了空便在一旁用心 ， 现在居然能写很通顺的家信了 ，
一手宇也

平平整整 ， 看得过去 。

不知怎的 ， 方太太看舒云 ， 总似贾府中 的王夫人看晴霎一般不

？
一

前
尘

民

国

遗

事



方 家 三 侍女

人眼 ， 又知方先生心下喜爱舒云的灵悟 ， 不好当他面恣意褒贬的 ，

便说 ：

“

只怕她是太有心计了 ，
一般般的活也不多 ， 平素拿活问她 ，

问一句答一句 ， 那是多一句也不肯说的 。

”

方先生淡淡一笑说 ：

“

那她是怕你 。

”

方太太顿时就有几分委屈 ：

“

我 岂是让人怕 的 ， 你还嫌我平 日

和善得不够么 ！ 连非非都敢当面叫我老婆子呢 ！
"

这时 ， 牛宝擦着一条扁 担进来 四下里寻找 。 方太太间她找什

么 ， 他说找棕绳钩子 。 方太太说这饭厅里哪来的棕绳钩子 。 牛宝不

言语 ， 继续找 ， 终于让他在一张红本凳子背后找到 厂 。 牛宝说 ， 非

非这段时问老喜欢藏他的东西 ， 尤其是那次答应带他到东 山 去采杨

梅 ， 后来没去 ， 非非就更不待见他了 。 牛宝说这话的时候边挽扁担

绳子边看方先生 。 还有些难堪事他没说 ， 包括非非在他茶缸千里洒

尿 。 牛宝当然知道 ， 方家之所以看重他 ， 工钱比别人家给得高 ， 除

了他能干以外 ， 还有一点就是他忍性好 ， 肯吃i 。

不让牛宝带非非去东山玩的是方先生 。 方先生原本对那片集佛

道于一处的葱笼山岭也是兴味盎然的 ， 自 从去年 5 月 在那 ’旦兴之所

至地求 了一根下下签以后 ， 心里就隐隐有 了芥蒂 。 牛宝则 以为 ， 非

非的爹在 日 本留学 ， 方先生就越发把这个长孙看重了 。

此刻方先生说 ， 挑水还是应该放在早 ＿L ， 沉静了～晚 ， 早 卜的

水清 。

牛宝说 ， 早上挑了满满一大缸的 ， 丽珠和舒云两个
”

广 头今 日 结

伴洗澡洗头 ， 就用光了 。 刚才魏婆子还在那摔勺于丢盆 ， 说是要给

老太爷揩身 ， 都没得清水 r 。

方太太不悦 了 ：

“

她两人洗澡洗头 ， 家里的井水不是～样用么 ，

连我都能用 ！ 只怕是越养越娇了吧 。

”

方先生不爱听她喳叨 ， 就对牛宝说 ：

“

你去挑吧 ， 顺便叫 丽珠

把非非带了来 。

”

等了一刻 ， 听见牛宝挑了第一担水 回来在隔壁厨房哗哗地倒

水 ， 料得他没找到非非 ， 便撇下方太太 ，
一个人踱到后院来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后院有两棵很粗的 白 果树 ， 听父亲说 ， 还是太公手里植下的 ，

绿阴浓密得从高大的围墙上满溢出去 ，
一堵墙就总是阴湿的 ， 绒绒

生一层青苔 。

一方四季不涸的井就在后院两侧 ， 顺着青石板走下去 ， 水满的

时候 ， 甚至肩上的桶都不用卸下来 ， 只消侧了腰身 ， 左一舀 ， 右一

舀 ， 便淋淋漓漓地满了一担 。 这可是一眼好井 ， 清冽 ， 甘甜 。 太公

手书的
“

珠泉
”

二宇就凿在对面的石板上 ， 有年深岁久的苍劲 。

算来是从今年开春始 ， 这眼井水就渐渐变味了 ， 起始是涩 ， 后

来是苦 。 最先品 出味道不对的竟是缠绵病榻已久的父亲 。 当初也不

把他的话当真 ， 总以为病者的味觉不可靠的 。 真到举家上下都有异

感 ， 这才不敢再吃 。

方老太爷 自 中风以后就吃斋念佛 ， 深恐井水突变是冥冥之中的

某种报应 ， 于是礼佛更勤 。

方先生有过一段格物致知的学历 ， 当然不会等同老爹一般的见

识 ， 装了一瓶井水 ， 差人送到省城医院 ， 请一个老同学做个化验 。

化验没有十分明晰的结果 ， 只答矿物质含量过高 。 后来 ， 方先生还

到附近寻查 ， 看有没有开矿办厂破坏水源的情况 ， 也没有查到具有

说服力的结果 ， 只好存疑 。 只好叫牛宝 日 日 到街镇上的三眼井水去

挑水吃 ， 却瞒了方老太爷一个 ， 只称井水又甜了 ， 怕他老人家心理

负担过重 。

此时正是谷雨节气 ， 万物勃发 ， 春江水涨 。 脚下的这眼井依然

清冽得一眼见底 ， 满溢得漫过了两层石阶 ， 却因苦涩而不能再喝 。

方先生心里摹然有了一阵感伤 。

非非的欢叫声从后门涌 了进来 。

他后面紧追着舒云 ， 再后面跟着丽珠 。 舒云用土箕在小溪里给

他捞了些蛆料和小鱼 ， 盛在一只银亮的罐头盒里 ， 又放了几茎嫩绿

的水草 。 那时候 ， 非非就掐了几茎狗尾巴草插在她的发辫里 ， 然后

一路跑一路叫 ：

“

新娘子 ， 新娘子 ！
”

罐头盒里 的水泼洒得一身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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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家 三 侍 女

都是 。

此刻看见方先生 ， 舒云和丽珠都站住了 。 舒云的头发有些乱 ，

～张脸红扑扑的 ， 看见方先生 ， 她总有几丝拘谨 ，
～张脸就越发红

透 。 丽珠却显 出 一般侍女不大有 的成熟和大方 ， 稳稳地 叫 了 声 ：

“

方先生 。

”

尽管丽珠和他沾亲带故 ， 尽管丽珠在他家兼有佣工和家庭教师

的双重身份 ， 方先生还是不大喜欢她在主人面前～副轻松 臼 如的神

态 。 方先生认为她的这种神情源 自 她内心含有与众不同 的感觉 ， 这

种感觉应会使得舒云不大舒服的 ， 奇怪的是舒云似乎处之泰然 ， 而

性情原本粗放的水秀 丫 头倒时生醋意 ， 爱与丽珠闹点别扭 。

非非向来对三个侍女都是直呼其名 ， 偶尔要求人的时候才肯在

名字后面加上一个
“

姐姐
”

。 此刻他踢踏踢踏奔到井边 ， 把罐头盒

沉下去加水 ， 不当心就跑了～些蜗抖和小鱼 ， 于是大声唤舒云姐姐

去帮忙 。

舒云得了借 口 ， 朝方先生略一点头 ， 紧着几步过去说 ：

“

这井

水不能加 ， 必须去加小溪里的水 。

”

方先生扭过头去看了一眼 ， 对丽珠说 ：

“

平 日 倒是你带非非的

时候多 ， 他却同舒云亲 。

”

丽珠并不因之感到难堪 ， 坦然道 ：

“

平 日 我教他识宇学算 ， 管

得严 ， 学生对老师的态度 ， 向来是尊敬或害怕 ， 少有亲近的 。

”

方先生想起适才方太太讲起舒云有心计的话 ， 其实更有心计

的 ， 应属 丽珠 ， 总不愿意放弃表示 自 己 与舒 云 和水 秀 有差 异 的

机会 。

丽珠站在那 ， 还想 同方先生谈讲 。 方先生～时却觉得尤话可

说 。 方先生感觉着 自 己对丽珠的成熟与老练 ， 是 日 益清醒 了 ； 又觉

得她到底是文化世家的底子 ， 即便身处低贱 ， 也依然脱不尽小姐的
一

味道 。

春 日 渐长 ， 已是戌时 ， 大还不肯黑下去 。 霞云 如 同被水彩浸

透 ， 虽然被一层～层地揭淡 ， 却不肯一下子就褪尽涸过的痕迹 。



只消有微风拂过 ， 墙角 的那丛佛肚竹就骚然抖响 。 老爹在中风

前 ， 晚饭后是必定要拄杖到竹丛间水井边转一转 、 看～看的 。 人老

不中用 ， 方先生猛然觉得 ， 以前的 日 课形意拳的确是不该荒疏的 。

丽珠过来扶着他的胳膊说 ：

“

石板路滑 ， 先生回家吧 。

”

方先生忽然 闻到一缕淡淡的香气 ， 像是脂粉 ， 又像是花木草

香 。 他忽然来了兴致说 ：

“

天还亮光 ， 你陪我到后门外走走 。

”

非非玩任何东西都是三分钟的兴趣 ， 进得前院他就把罐头盒放

在檐下 ， 然后跑到方太太那边去讨蜜饯果子吃去了 。

舒云听得方太太在那厢屋问 ：

“

非非 ， 看到你爷爷么 ？
”

非非答

爷爷在后院林子里 。 方太太追问还有谁 。 非非没答她 ， 大概是在甜

甜地吃果子 。 奶奶说 ：

“

你不说就没得你吃 ？
"

这边舒云赶紧弄出声响 ， 高声问 ：

“

非非 ， 这盒子里的东西还

玩不玩 ？
"

非非含含糊糊答不玩了 。 看着盒子里 的小生灵 ， 舒云心有不

忍 ， 就拟放到后院的小水塘里去 。 路过那眼珠泉 ， 忽然想 ， 何不就

放它们到井里 ， 也可以试试这水是不是有毒 。 放下的那一刻又寻

思 ： 人到底是残忍的 ， 若是这水有害 ， 它们的性命就不保了 。

起身的时候 ， 听得见围墙外有丽珠和方先生的说话声 。 舒云

想 ， 换你就不敢单独陪方先生在外头散步 ， 倒不是觉察出方先生在

你面前有什么令人难堪的企图 ， 而是方太太一面对丈夫温柔 ，
一面

对他的身边提防得很严 。 方先生家境殷富 ， 却从未动过娶姨太太的

念头 ， 舒云认为 ， 缘由是方太太的柔中有刚 ； 丽珠却不以为然 ， 说

方先生恩想开通 ， 十多年前的
“

五四
”

运动 ， 方先生就投身其间 ，

甚为活跃 ， 在报纸杂志上写过好些批判旧思想 ； 日 习惯的文章 。 这些

文章 ， 方卫征都从父亲的书架上拿下来给丽珠读过 。 丽珠当 时赞

叹 ：

“

你父亲的笔力真是既深厚又尖刻 。

”

卫征说 ， 父亲后来若不是

跟错了人 ， 以致官场失意 ， 退居家园 ， 只怕现在省府里也要匀出个

相当的位置给他坐才合适 呢 ， 父亲 的 旧 友里头就有好几个 国 大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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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 。

舒云一面隐隐地为丽珠担心 ，
一面又对丽珠在方家 的落落大

方 、 应付裕如感到钦佩 。 心想 ， 到底是有文化底子的 ， 待人接物与

说话 ， 都与别人不同 。 惟可惜她家道中落 ， 才到 了今天这地步 ， 可

见世间一个
“

钱
”

字 ， 也足以把能人困死 。 又慨叹丽珠不是一个男

儿身 ， 不然到外头去闯荡一番 ， 也未必不叼 以成事的 。

边往回走边又好笑 ： 自 己 的事还操不完呢 ， 却有心为别 入去费

思量 。 母亲生病 ， 妹妹体弱 ， 弟弟心灵手巧 ， 学会了一手好木匠 活

却又染上了赌钱瘤 ， 荒疏了活计 ， 还不时把家里 一些值钱的东西偷

偷拿出 去变卖 ， 包括父亲在世时珍爱 的一块镀金老怀表 。 好言恶

语 ， 都劝他不转 。 母亲视他件逆 ， 心气败坏 ， 缠绵病榻的 日 子便吏

多了 。

吱扭推开两扇长长的木门 ， 摹然见着一个男人瘦长的身影 ， 顿

时吓舒云一跳 。 其实将吓未吓之间 ， 直觉已告诉她 ， 这是方家 ＿ 二 少

爷方 n征 。

“

你来了 ！
”

卫征站起来说 ，

“

我给你带 厂 一本新出 的 《 平 民 》

杂志 ， 还有两只蛤蚊 。

”

当他把两 只 晾干 的蛤蚊举到 她 面前时 ， 她不 由 得心 中 一悸 ，

说 ：

“

这东西像癫蛤螟似的 ， 看了不舒服 。

”

。 乙下却生感激 ， 卜次尤

意中说了母亲需要蛤蚊配药方 ， 又因这药贵 ， 没舍得配 ， 没承料卫

征今 日 就给送来了 。

却并不想得卫征的好处 ， 就间 ：

“

多少钱广
“
一百块 。

”

卫征盯牢她说 ，

“

换了别人 ，
一百块我还不卖呢 ！

"

“

你一定可以发大财的 ！
”

舒云笑道 ，

“

你不要钱我就不要你的 ，

我 自 己去买
”

“

街上的药铺断这味药己经很久 了 ， 这还是我 叫 同学从外地带

来的 。

”

忽然凑近了说 ，

“

舒云 ， 爱你的这颗心可是拿钱买不到的 ！
"

一双手便捉了她的手 。



年初以来 ， 卫征对她有类似亲呢的活语和举动 ， 已经不是一两

次了 。 起始 ， 舒云认为这不过是大户人家子弟的轻薄 ， 只要不十分

过分 ， 也能忍了 ， 何必惹出一些不好听的是是非非 ； 后来见他歪缠

得紧 ，
一封封滚烫的情书不时塞在她枕下 ， 还举出古今爱情一些伟

大的例子 ， 说他 自 己注定是一个旧世界的叛逆者云云 ， 舒云就觉得

需要认真对付了 。

舒云知道 ， 方家三个少爷 ， 都算得聪明争气 ， 老二方卫征尤显

得高人一头 ， 四岁就发蒙读书 ， 被先生称为 ： 只要发奋精进 ， 堪可

造就一代不世之才 。 后来他在上海东吴大学读法科 ， 全家都相信 ，

方家必出一个大法官 。 殊不料他连毕业证都未拿到 ， 肄业而返 。 返

家的时候 ， 失魂落魄 ， 瘦脱了入形 ，
一副神经兮兮 。 据说是苦恋一

个女同学未果 ， 失恋所致 。

舒云听到这一幕以后 ， 心 中 曾感叹 ： 痴情到这一步 ， 也算难得

的 了 。 所以 日 后服侍起他来 ， 尤其用心 。

丽珠比 自 己先进方家 ， 舒云那时看得出卫征对丽珠是很有好感

的 ， 有一次还看到他俩在后院接吻 ， 但这事她跟水秀都没说 。 舒云

知道丽珠老辣 ， 未必看不 出 玩火的危险 ， 事情若无百分之百 的把

握 ， 丽珠岂肯失守城池 。

如今卫征掉转头来追 自 己 ， 舒云就要怀疑 ， 要么是卫征朝三暮

四 ， 要么是吃丽珠不着反过来欺负 自 己 ， 想到这一层 ， 舒云就有些

温恼 ， 有些委屈 。

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， 舒云又认为卫征的心地还属善 良 的 ， 正

因如此 ， 尽管他追逐她 ， 她在他面前却没有一丝半点 的拘谨和 困

窘 ， 相反她觉得总是 自 己居主动的时候多 。 因 了这一层 ， 她后来就

不十分讨厌他的追逐了 ， 偶尔的 ， 心里还有几丝甜甜的感觉 。 说到

底 ， 他方二少爷毕竟还是有身份的呀 。

舒云信手翻翻那本 《 平民 》 杂志 ， 心想识了字真好 ！ 每当看杂

志或是写信的时候 ， 她心里就油然而生几许庄重 ， 甚或心里要问

问 ： 这个正在看书和写宇的人 ， 就是舒云吗 ？ 若是父亲仍活着 ，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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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几多的喜欢 ！ 一时间 ， 眼角儿就潮润润的 。

她把蛤蚊收在一只小小的藤条箱里 ， 怕 的是水秀 回 来樟见 ， 义

要叽哩哇 啦地乱说 。 心 想 ， 日 后 总 找 得 到 办 法 ， 还 ＿二 少 爷 这 个

礼的 ！

方卫征见舒云对 自 己不冷不热 ， 若即若离 ，
。 乙 里越发像有一根

馋线 吊着 ， 松一阵紧一阵地难受 。 不错 ， 他确实亲呢过丽珠 ， 自到

现在也说不L对丽珠有什么反感 。 跟丽珠在一起 ， 她对你表示得过

于关心 ， 所以总显得她比你大 。 舒云也未必对人关心得不够 ， 却有

分寸和尺度 ； 再说 ， 舒云的气质里总有一种含苞欲放 、 楚楚怜人的

清雅 ， 很容易让男人陷人到情思飘飞的氛围之中 。

此刻 ， 她的手早已 自 然而然地滑落 ， 卫征的手 。 乙里依然有 ～种

滑腻的感觉 。 卫征想 ， 舒云属于那种不刻意追求什么 ，
一创却 又浑

然天成 、 恰到好处的姑娘 。 暗黄的灯光下 ， 她 的下 巴越发显得瘦

削 ， 容 氏脸儿弯弯眉 ，
一只挺翘的鼻子总有几丝顽皮的意味 ， 弟石

那双墨漆黑黑的眼晴就不像是个粗使 丫 头 。 11证 曾想 ， 难怜父米川

熟的 丫 头不肯轻易置换 ， 像舒云丽珠这样的姑娘 ， 不是可 以 随便找

到的 ； 惟水秀粗气一点 ， 做些事来却也麻利细致 。

心灼热 ，
一时却不敢有遂心的动作 ， 只望着她说 ：

“

你在我 向

前 ， 竞一点也不害 、 害怕 。

”

原来是要说害羞的 ， 却不知为何帕川

换成一个
“

怕
”

字 。

舒云就有噗啼一笑 ：

“

你又没长青面僚牙 ， 我怕你做什么 ！
"

由她的话 ， 卫征这才记起 ， 今晚来找她是有个会讣她高兴的话

题的 ， 说 ：

“

过两 日 就是二月 十五 ， 东 山栖霞宫的打酪就定在这个

[l 子 。 听讲今年的打酿因 旧宫新建 ， 会搞得十分排场 ， 东西南北的

戏班子都汇聚而来 ， 准备搭台 唱戏的 。

”

舒云果然有兴致 ， 说 ：

“

鬼神住 的房子 ， 倒没多大怠思 ， 有那

么多戏可 以挑着看真好 1
”

又愁道 ：

“

只怕先生太太 ， 未必会讣我们

都去的 。

”

卫征嚷 了 眉 说 ：

“

爹娘那我去说 ，
一年一度 ， 又 哪算得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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